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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破茧成蝶

在王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有
关部委和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通过邹毕兆的极力呼吁和上下运作，
经过几代南山人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奋
斗，南山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走上了一
条发展畜牧业的金光大道。

“改造草场，改良畜种，发展奶牛，兴办
工业，综合发展”的办场方针和建立外贸肉
牛、乳牛养殖出口基地的南山开发、开放总
基调得以确定，南山大开发的新局面由此
全面铺开。

农牧科技人才向南山聚集。城步苗族
自治县委相继增强了南山牧场的干部力
量，调配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近
500人奔赴南山。通过积极争取，引进了国
内外不少畜草种植和畜牧养殖加工等方面
的专家。其中就有毕业于苏北农学院（现为
扬州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和农艺专家屠敏
仪，她从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南山，一干就
是十余年，后来成为南山牧场的场长、高级
农艺师和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副校长；还
有澳大利亚牧草专家皮谨、布朗等人，不远
万里来到了南山畜牧业大开发的火热现
场，办起了牧草改良示范片、建立了奶牛围
栏小区实行分区轮牧……

基础设施相继得以大改善。投资100万
元的江头司至南山20余公里的公路于1975
年10月竣工通车；投入80万元装机容量600
千瓦的长滩坪电站（含10公里进场公路）于

1978年1月竣工发电；最初投进45万元日处
理鲜奶10吨的乳品加工厂，也于1979年1月
完工投产，后增加生产线扩大到日处理鲜奶
140吨，年生产万吨以上的优质奶粉……

此外，从国内外引进的良种奶牛纷纷
落户城步南山大草原。

1975年5月，根据王震的指示，将南山
农场正式更名为“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
场”。1979年5月，因发展需要，国家农业部
畜牧总局将其改名为“湖南南山种畜牧草
良种繁殖场”。

1981 年，南山牧场终于摘掉了多年的
亏损帽。随后，南山乳品厂生产的“南山”牌
奶粉等畅销大江南北，被誉为“南国净土里
长出的绿色食品”。

1982年5月，全国南方畜牧工作会议在
城步南山隆重召开。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张
平化、农牧渔业部部长林乎加主持会议，大
力推介了南山牧场以牧为主的办场经验。后
来，赵紫阳、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
市领导相继赴南山视察工作，充分肯定了开
发南山的重大成果和可复制的做法。1983年
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视察南山牧场
时，当场吟诗赞誉道：“风雨雾漫天，放牧在
南山。新草一片绿，牛羊遍地欢。利国又利
民，四化作贡献！”南山，成为中国南方10亿
亩草山草坡开发的一面旗帜。

到2007年，南山牧场累计建成人工草场
13万亩，牛羊春夏秋冬都能吃上营养丰富的
三叶草、黑麦草了。当年存栏奶牛1万余头，
鲜奶产量48190吨，奶业销售收入突破10亿

元大关，实现利税1.37亿元。1999年7月，南
山牧场作为湖南亚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最
大股东之一成功上市。从此，南山牧场吹响了
进军全国和世界乳制品市场的号角。

2009年5月，国家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
致函南山牧场称：“从创办时间、国家支持
力度、草原畜牧发展水平、人工草场面积以
及产业化模式等方面综合看，南山牧场可
以说是‘中国第一牧场’！”

南山，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先后有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江峡谷
国家森林公园、金童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白
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国家首批“红色草原”
等多张国字号生态文化名片喜落城步南
山。南山，已成了人们休闲、度假、避暑、养
生、观光、科考、旅游的绝佳之地。

2016年8月，经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研究，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城步南山被列
入首批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之一。南山，
又一次迎来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质量
发展的新机遇。

作为拥有红色基因的八十里大南山，
崛起腾飞了，王震、邹毕兆两位老红军和城
步苗乡几十万人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
了。邹毕兆作为20世纪70年代南山大开发
的主要策划者、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不忘
初心，情倾南山，历史不会忘记他，城步南
山人民更不会忘记他！

（曹正城，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原党组
副书记；戴训蒙，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
原副场长）

情 倾 南 山 （ 三 ）
——老红军邹毕兆与城步南山大开发

曹正城 戴训蒙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率家人一
行五人从重庆出发，踏上了去往邵阳市的
寻根旅程。

据本房李氏分支族谱记载，本房先祖
由江西太和县，迁移到“湖南宝庆府武冈州
长溪乡灵官庙坭壁老屋基”住数世，又从湖
南入四川，最后落籍四川省重庆府荣昌县
礼智里（即现在的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

根据族谱上的记载内容和父亲在世时
的言传身教，唤起我要在有生之年去湖南
寻根寻祖的愿望。去看看先祖们生活过的
地方，这个意愿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儿子还
利用闲暇时间买书籍查资料储备信息。同
时，武冈市荆竹镇、新宁县一渡水镇的宗
亲，为我们这次寻根之旅建立了一个“宝庆
府武冈州寻祖”的微信群。这些热心的宗亲
在群里发布各种新老资料，让我了解了很
多当地李氏家族的信息。

4月30日下午，我们一行五人从重庆西
站乘高铁来到邵阳北站，再乘大巴到邵阳
市区。当我们踏在这先祖们生活过的土地
上，心情非常激动。

“宝庆府武冈州寻祖”群里的宗亲们得
知我们来到邵阳，纷纷给出了行程建议。

5 月 1 日早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开
着租来的大众汽车，我们来到了塘田战时
讲学院旧址。这里是一个生动的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第二站，我们来到新宁县一渡水

镇的三溪李氏宗祠。2021年，该宗祠成为湖
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午饭后，当地的李
中炳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三渡水“李赵钱
妻何氏坊”，又名“圣旨旌表节孝坊”。这座
有200年历史的牌坊石刻精美，保存完好。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同样是湖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西村坊”参观。这个有300多
年历史的古建筑群，雄伟古朴，真是让人大
开眼界。

……
根据了解的线索，当天下午，我们决定

去武冈市邓家铺镇滩里这个地方看看。滩
里是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龙灯”
的发源地，文化历史深厚，民俗风情浓郁。
问了几个村民，都说这里有个灵官庙，在前
面不远的地方。由于公路比较窄，汽车左弯
右拐地行进，仍找不到地方，于是我和儿子
下车问路。这里有位六十多岁的先生接受
了我们的问询，称灵官庙只有做祭祀活动
时才开放。我出示了族谱上记载的“武冈州
长溪乡灵官庙坭壁老屋基”的地址给他看。
他说，这个地方明清时期确属长溪乡，江边
山上也确有座灵官庙，“但是现在天晚了，
你们可以去大概看一看。明天我找几位老
人聊一聊，看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坭壁老屋
基’的地方”。我当即和他加了微信，才知道
他的名字叫张明扬。

但天渐渐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灵官

庙，只好返回邵阳县，准备次日上午再来
细访。

5月2日早上，我们又来到滩里。路上，
张明扬先生发来了导航地图。于是我们按
照导航，沿着山间公路，不久就看到了这座
古朴的灵官庙。我们来到庙前，张明扬先生
快步走出庙门热情地招呼我们，并说他请
来了一些老先生在这里等我们。一位老人
说，这山后有一个老屋基，但房子早就不在
了；另一位老年人说，老屋基侧边以前是有
一个麻园。

接着，他们带领我们步行约500米，来
到了一块背靠山峦、前倚圆山、地势成半弧
形的地块，说这就是以前老屋基的所在地。
随后，他们又带我们去老屋基左侧的一座
小山，说这就是麻园，以前是种麻的地方，
下面有个小水塘叫织麻塘。这时，张明扬先
生请来的沈先生也来到现场，他详细解释
了坭壁老屋基的构建过程，就是用夯实压
紧的粘土堆砌起来作为墙壁的房子，也就
是坭壁房子。了解到这些，我和家人非常激
动，拍了照、录了像。

张明扬先生还邀请我们吃了午饭。当
我在“宝庆府武冈州寻祖”微信群告知各位
宗亲，我们找到了先祖的居住地时，他们都
对我们表示祝贺。他们热情友善地帮助我
们，使我们这次寻根寻祖之旅有了完美的
结果，我们非常感谢！

当天下午，我们回到了邵阳市区，晚上
来到邵水东路秋月楼，品尝了荷叶粉蒸肉
等邵阳特色菜，饭后沿着邵水河观看了邵
阳夜景。

5月3日上午，我们乘高铁返程，下午回
到了重庆，圆满结束了这次邵阳寻根之旅。

（李相勇，重庆人）

亲情 乡情 山水情
——邵阳寻根纪实

李相勇

那年冬天，我在老家小镇读高三。这所偏远的山区
学校，已经连续三年高考打了“赤脚”。正在看不到任何
升学希望的时候，学校石砌围墙上“一人参军，全家光
荣”的大红标语，让我眼前豁然一亮。于是，瞒着父亲，
我偷偷报名参加了征兵体检。

之所以说瞒，因为我清楚父亲的态度。在他看来，
只有书读好了，将来才有出息。父亲在部队穿过十多年
军装，转业地方后，兜兜转转去过供电所、税务所、人民
公社、医院等好些单位，一直在基层工作。他说，他平生
吃的最大的亏，就是没文化。他希望我能读个大学。可
是，那个年代，升学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山区学校
的学生要考上大学，更如蜀道之难。我想着，等通过兵
检，拿到入伍通知书，把生米煮成熟饭，父亲再想阻止
也为时已晚。

我重新拾起高二时中断的晨跑习惯，开始为兵检
做准备。每天清晨，东方天边才露出一点鱼肚白，我已
经撒开腿，沿小镇那条唯一通往外界的砂石路开始奔
跑。脚下有尘土轻扬，空气里是晨雾和微尘混合的味
道。我喜欢这种味道，它让人充满朝气，信心满满。一段
时间下来，我的体能和耐力似乎更胜从前，当可轻松应
对五公里负重越野。而对于兵检，我认为凭自己从无病
痛、肌肉纵横的体格，那不过是走个过场，如探囊取物
般简单。

事实上，是我想简单了。年轻时的我，总容易把问
题想简单。身高、体重、视力、听力、内科、外科，一路行
云流水，畅通无阻。可是在耳鼻喉科，却如遇到堤坝的
水流，突然停了下来。那位头戴帽子、面捂口罩的医生，
用鼻钳撑起我的鼻孔，借着额镜反射的白炽灯光，反反
复复往鼻腔里探照，似有不找出点毛病不罢手的意味。
我紧张地盯着医生露在帽沿和口罩外边的眉眼看，颇
有些眼熟。原来他是父亲熟识的朋友罗医生，年节时来
我家里吃过饭。

果然，罗医生说，“鼻子黏膜水肿厉害，还不能确
诊。你先回去吃些消炎药，等候复检通知吧”。我弄不清
楚自己身体真有毛病，还是罗医生故意为之。正在我焦
虑不安之时，罗医生却突然来学校找到我。

“是不是经常鼻塞、流鼻涕？”
我怔怔地看着他，不明白他的来意，陡生紧张。

“这是典型的鼻息肉。真想去当兵，就跟我去医院
把息肉割了。”

这时我确信罗医生是在真心帮我。那天，我跟着他
去医院做了鼻息肉切除手术。体检过后，我一如往常晨
跑和上学，每天早出晚归作勤学备考状，单等收到入伍
通知，与父亲“摊牌”。

入伍通知书是父亲代为领取的。他却没有想象中
的雷霆大发，而是异常平静地递给我。我接过那沉甸甸
的一页纸，看到父亲嘴角蠕动一下，欲言又止，转身就
走。父亲的态度令我惶恐起来。那些年，母亲下了岗，独
自开着一爿南杂店。父亲下班后都会去店里给母亲打
下手，进货卸货，忙里忙外。我看到很多回，他挑着一担
一担坛坛缸缸，累得弓身驼背大汗淋漓的样子。父亲
说，家里五个学生娃，只要肯读书，就是砸锅卖铁都要
供到底……

入伍那天，镇上汽车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众新
兵披红戴花，由镇武装部长，亲自护送到县武装部换装。

我没承想，父亲会来送我。他是在车子开动前最后
一刻，才上的车。那当口，我刚与车窗外泪眼婆娑的母亲
道完别。等看到父亲，鼻子禁不住一酸，眼泪差点就滚出
来了。车上已无座位，我走去让座给他。他死活不肯，站在
车门的一侧，右手用力抓住前边座椅的靠背，左手提着
一个颇有些份量的簇新帆布袋子。砂石路坑坑洼洼，汽
车颠簸得厉害。我坐在后排，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脊背
和蓬乱发白的头发，眼泪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我赶紧
不再看他，去看车外渐行渐远的故乡小镇。

到了县城，县武装部统一配发军装和被子，新兵兴
高采烈地换了装。可要把被子打成“背包”，就不是件容
易的事了。武装部的草坪，一时变成了被子的世界。那
些平素机敏的年轻人，此刻却显得如此笨拙，被子越捆
越像团乱麻。已经脱下军装二十多年的父亲拿过我手
中的被子，悬空使劲一抖，噌噌噌三折，然后左手夹着
被子，右手麻利地将背包绳套上一圈，不到半分钟，“背
包”就打了个结结实实。当时我就在一旁看着，并未觉
得父亲随手打个行军背包有啥出奇，他做事一惯这般
干脆利索。到了新兵连，我才知道啥叫老兵素养，啥叫
事非躬亲不知难。

临行前，我以为老兵会对新兵有一番千叮万嘱，但
父亲没有。他把一路提来的那个满满当当全是书的帆
布袋交给我，只说：“到了部队，别把读书搁下了，当兵
也是要文化的。”

部队确实是座大熔炉。我很快融入其中，成为这个钢
铁集体的一分子，也切实领悟了父亲临行之嘱的意涵。

我很庆幸自己能入伍当兵，庆幸自己的青春有过
穿军装的样子。我一直很感谢从军路上帮助过我的罗
医生，脱下军装退伍后，我专门登门向他致谢。而罗医
生告诉我，关于兵检的事，是父亲托他帮忙的，手术费
也是父亲预交了的。

原来，我并未真正理解我的父亲——一位老兵的
情怀和初心。

（彭利文，现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

入 伍 记
彭利文

◆六岭杂谈◆岁月回眸

◆漫游湘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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